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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级”不仅是上海的文化现象，
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日前，解放日报第 81 届文化讲坛
聚焦上海文艺戏剧“74 级”现象，11
位上海文艺界代表人物用访谈、表演等
形式，深情回顾上海艺坛半个世纪以来
的传承与创新，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充满
温情与激情的文化盛宴。其中，就有我
们熟悉的多位盟员艺术家。

1974 年，上海沪剧、越剧、淮
剧、歌 （舞） 剧、儿艺、评弹、木偶
等文艺院团纷纷开办学馆，吸纳了一
批青年人才。在此后 50 年间，“74
级”紧随社会发展，经受时代考验，
涌现出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
“姹紫嫣红开遍”，成为上海文艺界一
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然而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改革大

潮的袭来，戏剧界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
期，面临着观众流失、创作乏力、入不
敷出等多重困难。民盟中央原委员、民
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原主委、沪
剧名家茅善玉，民盟市委原委员、民盟
上海文广集团委员会原主委、评弹名家
秦建国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行政管理岗
位，率领剧种在逆境中艰难突围。他们
在现场讲述了当时如何大胆改革创新、
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

茅善玉曾担任上海沪剧院三团团
长，团员都是“74 级”的同学。“上
世纪 80年代，我们的演出常常一票难
求，热情的戏迷甚至还会通宵排队。
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演出逐渐减少，
收入也随之减少……”但茅善玉始终
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她师从民盟前
辈丁是娥，与丁老师同台演出前去家

里单独“磨戏”的经历让茅善玉至今
难忘：“丁老师拿着剧本，全神贯注，
音乐就这样流淌出来，我听得几乎走
不动路了。我想，我将来也要成为她
这样的好演员，我也要谱曲，让沪剧
的味道流淌出来。”

秦建国 18岁考入评弹团学馆，后
来担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亲历了评弹团
经历的起起伏伏。“好在每个行当总有
几个‘死心眼’，这些坚守下来的人，
就是可贵的种子。‘74 级’评弹班大
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坚持了下来，一直
唱到退休。他们还培养了许多学生，起
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秦建国说。

作为中青年代表，民盟市委常委、
民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主委、京
剧名家傅希如在本届文化讲坛上向“74
级”前辈艺术家表达了敬意，并畅谈了

自己对戏曲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上海戏剧学院盟员、演员胡歌也向

文化讲坛发来祝贺视频。他说：“‘74
级’前辈不仅是艺术的传承者，更是时
代精神的参与者、构建者。今天这不仅
是一场庆祝，更是一次学习、一次心灵
的洗礼。”

同为“74 级”学员，民盟市委原
常委、民盟中福会儿艺总支原主委、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名誉院长蔡金萍
因为有演出不能来到现场，但仍在演
出空隙观看着直播。她感慨：“50 年
前进学馆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晃半个
世纪过去了，‘74 级’这群人为各自
的剧种贡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感
恩我们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感恩遇上
一群好老师。现在这群人也成为这座
城市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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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版天鹅湖》的启发

二十多年前，古典芭蕾舞剧《天鹅
湖》 在上海已非常知名，一度剧场只
要演 《天鹅湖》，票便很快售罄。这被
媒体认为是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上海观
众追求高雅艺术的明证。但有趣的是，
《天鹅湖》 之外的其它舞剧，就没被追
捧的好命了。因为当时大多数民众只
知道一部“必看”的《天鹅湖》。

就在当年一片古典《天鹅湖》 的氛
围中，在上海街头巷尾的碟片摊头和
店面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张画面奇特
的碟片封面。那是一个上半身赤裸、
张开巨大双臂、仰头盯视你的男人，
仅是这个男人的头部，就占据了画面
的五分之一。他的表情是严肃的，眼
神是犀利甚至可以说是凶悍的，不禁
让人为之一怔。然后，我们才注意到
这个男人的腿上竟沾满了羽毛！原
来，他是一只鸟！因为这画面太有冲
击力，让每一位翻看 DVD 的人都禁
不住拿起来看一眼。舞剧的中文名，
赫然写在凶悍男人的头顶，叫做 《男
版天鹅湖》。

我难以忘怀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用
DVD 看完 《男版天鹅湖》 的感受，心

想 《天鹅湖》 还能这样？！故事全变
了，但又那么合理，那么当代！男性
天鹅所释放的雄性荷尔蒙，除了美和
力量，还有一种独特的性感。音乐与
故事和人物是完美贴合的，就像是为
这部戏而原创的音乐作品。我想，柴
可夫斯基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惊掉
下巴吧。

我不知道《男版天鹅湖》的名字是
什么时候叫出来的。直到多年后，当我
见到原版创作团队时，用英语向她们说
起 《男版天鹅湖》 （The male version
of Swan Lake）的时候，她们竟然不知
道我在说什么。原来， 《男版天鹅湖》
的名字一直以来是中国人自己的“杰
作”，外国人全不知晓，要想准确地和
老外提及这部作品，必须说是马修·伯
恩的《天鹅湖》。

从那之后，马修·伯恩就与上海文
化广场结下了缘分。2014年，我们首次
引进了马修·伯恩的《男版天鹅湖》。那
时上海的古典《天鹅湖》已经没有了当
年的火爆，可能上海观众在被各种版本
和品质参差不齐的《天鹅湖》轮番轰炸
之后，终于有些看腻了。果不其然，

《男版天鹅湖》的上演如横空出世一般，
让上海观众大呼惊奇，仿佛一个夜晚的
一部作品，就让现场的观众从古典步入
了当代。伴随那些演出的日日夜夜，我
的心绪也激动难平，王子的孤独与无
助，他对男天鹅的依恋与绝望，好几天
都如梦般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男版天
鹅湖》 也一口气在上海连演了 13 场，
创下海外舞剧在中国的连演记录，该记
录保持至今。

马修·伯恩自《男版天鹅湖》之后，
便声名鹊起，他的每一部舞剧似乎都延
续了这个模式———颠覆传统故事，沿袭
经典音乐，凸显当代审美与心理价值。
马修·伯恩为世界舞蹈界注入了全新的
动力和视角。与其说他是编舞，不如说
他是编剧和导演，以及一位卓越的音乐
品鉴师。

马修·伯恩在艺术上独树一帜，难
得的是他还非常照顾大众的观感。他
深知打动人心的故事和舞美节奏的灵
动，对普通观众多么重要。在马修·伯
恩的舞剧作品中，你找不到一个不挑
战常规价值观念的故事，找不到一个
舞美长时间停滞的场景，更不会有音

乐的冷场。如果只看舞台画面，你甚
至会觉得它与一部音乐剧的唯一差别
就是没有开口歌唱。

自 2014 年 《男版天鹅湖》 之后，
上海文化广场连续引入了马修·伯恩的
《睡美人》 《灰姑娘》 《罗密欧与朱丽
叶》。其中， 《睡美人》 被改编为歌特
式暗黑童话， 《灰姑娘》 把故事背景
放在二战时期的伦敦，而 《罗密欧与
朱丽叶》 的故事则发生在少年管教所
里。作品的共性是一致的，那就
是———颠覆传统，映射当代。马修·伯
恩并非舞蹈专业出身，他 20 多岁时才
决定踏入舞蹈界，其勇气、创意和成
就令人赞叹。

由此可见，经典艺术的更迭与改
编，事实上已经是当代艺术家必须的
“作为”。时代在变，价值观在变，人
群也在变，经典的意义绝不在于原封
不动，而在于如何伴随时代审美和价
值理念的变化焕发新意，老树生新芽。
我想，这就是马修·伯恩的舞剧给我们
带来的启发。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总支部主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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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海边长大的，离东海 2公里的远郊小镇记录了我 18岁
之前的时光。有那么几次与大海有关的记忆，一次是小学五年级，
学校组织大家去海边野炊。对于农村孩子，野炊没有难度，但我
们几个镇上孩子，背着父母隔夜替我们准备好的食材和一口大锅，
千辛万苦地徒步到海边，在荒凉的滩涂上找石块搭灶，到处捡柴
草，终于在农村同学的帮助下，勉为其难地烧开一锅水，把预先
包好的馄饨煮成一锅面糊糊，愉快地喝了下去。另一次，是高中，
临近端午节，我和同学结伴，骑着 28寸的大自行车去海边摘芦苇
叶，晚上借住在一所海边乡村小学，用新鲜芦叶包粽子。我还背
去了我那架 64贝斯的百乐牌手风琴，夜深了，粽子在乡村小学的
土灶上煮着，我们在五月的夜色中唱歌，我拉着手风琴，我们反
反复复地唱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
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在我的记忆中，大海永远隐匿于芦苇与滩涂之后，那是我们童

年的海，海水和滩涂一律呈现出泥浆的颜色，没有蓝色的海浪，没
有金色的沙滩，只有很远很远的几个小黑点在泥浆色里翻滚，像飞
蚊症患者眼里扑闪的影子，大人说，那是出海的渔船……好吧，这
里的主角，是芦苇，它们像无边的森林遍布视野，浩瀚而又沉闷，
烈风让它们向同一个方向倾斜，而我的头颅，也在海风的侵蚀下生
出隐隐的疼痛。

当然，我们也会下滩涂，试图靠近泥浆色的大海。可是必须
穿越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成年人总是告诫我们，往前走三步，必
须回头看一眼身后的海堤，倘若芦苇尖上只剩下浅浅一条陆地的
薄边，那就必须回头，回到岸上去，要不然你会迷路，你会死在
青纱帐里……海，就是以这么强悍而又蛮横的样子占据着我的记
忆，它不是传说中的大海，也不是课本里、电视上的大海。

成年后，我在青岛和大连看见了蓝色的海、金色的沙滩、黑色
的礁石，以及停靠在码头边的巨大的、货真价实的渔船。这才是真
正的大海啊！那时候，我竟有些自卑地想。

三年前的初夏，我回到了我童年记忆中的海边，正是端午时
节，我想去滩涂上看看，是否还能摘到包粽子的芦叶。很遗憾，我
没有找到芦苇，原来的滩涂，很大部分成为国际机场的跑道，铁丝
和围栏挡住了我的去路。可以到达的海边，也已成为海滨游乐场，滩涂上铺
着从别处运来的金色沙子，海水竟比过去湛蓝几许，沙滩上还散落着很多色
彩缤纷的遮阳伞，大海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时尚样子。

午间，同学带我去附近的“渔村”吃饭，据说，这里曾经世代住着渔
民，只是如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靠海的饭店，我们坐在窗口的餐桌边，餐
厅里还有一桌客人，三五个男人，当地口音，他们互称“X老板”，他们喝
着本地产的黄酒，谈论着与房地产、股票、贸易相关的“生意”。窗外，是
初夏的海，湛蓝的海水，金色的沙滩，它不是我记忆中的海。彼时，我发
现，我正在怀念小时候泥浆色的滩涂，以及原始森林般的青纱帐。那种荒
蛮，那种沉闷，那种令人迷失方向的浩瀚，那种无所顾忌的天然，那种因野
性而令我头颅发痛的大海，已经找不到。

世界变得有些快，渔村里的居民似乎不再以打渔为生；端午节的粽子
促销活动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无需再去滩涂上采摘芦叶来包粽子；在海边，
你再也捡不到搭灶的石头和点火的柴草，但可以租一个烧烤炉，野炊成为
简单而又高效的游戏；夏天的夜晚，演艺公司邀请明星来开沙滩演唱会，
高科技的灯光和音响让大海深深地沉默，没有人会背一架 64 贝斯的手风
琴，在夜空下反复唱那一首歌：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
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那片荒凉的大海，泥浆色的滩涂，一望无际的芦苇，正越来越遥远。而
我，终还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衰老，正让我变得如此怀旧？

渊作者系民盟金山区委员会盟员冤

盟员李前的油画作品荣获“中国美术奖”金奖
日前，第四届“中国美术奖”获

奖作品公布，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
系教授、民盟盟员李前创作的油画作
品《工人是“天”》喜获金奖。
“中国美术奖”是经中宣部批

准的全国性美术专业奖，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获奖作品从每五年一届的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产生。第
四届“中国美术奖”在“第十四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入选作品中
共评选出 40 件获奖作品，其中金
奖作品 9 件、银奖作品 14 件、铜
奖作品 17 件。

李前，1964 年生于山东，2010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
事、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艺术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
曾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第十一、
十二届上海美术大展暨白玉兰奖优秀
作品奖、佳作奖等。

李前其他的代表作品还有 《支
部建在楼上———上
海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党建生活纪实》
《光明在前———中
共七大召开》《芦荡
火种》 等，多件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中国油画艺
术馆、 上海美术
馆、山东省美术馆
等机构及海内外人
士收藏。
《工人是“天”》

的背景是 1921 年初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夕，以李大钊为代
表的共产主义小组
成员到北京长辛店
铁路工人之中开办
劳动学校，传播共
产主义思想。李大
钊激励和启发工人
群众的心智，对他
们 说 “ 工 人 是
‘天’！”从而让工人
阶级认识到自己在
将来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中所产生的重
要作用和肩负的历

史使命。画面描绘了李大钊对工人阶
级的重托和对革命胜利前景的展望，
以及工人阶级在得到激励后所产生的
积极精神。

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李前十
分注重对李大钊形象的刻画，无论
是其外在形象特征还是内在的精神
气质上，努力去表现李大钊的内心
世界。另外，李前也下了很大功夫
去刻画和李大钊在一起的学生和工
人的形象，特别注重他们和李大钊
的情感互动以及他们的个性塑造和
他们之间的组合。“因为这是一个
密不可分的整体。”李前说。

在环境与道具的设计上，李前服
从主题的表现，比如铁路工人手里的
号志灯和李大钊手里的 《共产党宣
言》，占据着画面左右两方的黄金位
置，有着极强的视觉吸引力。同时，
它具有深刻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就
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耀了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色彩的运用上，李前也做了
一定的设计，把画面设计成灯光下
的效果，整个画面呈一种暖棕色调，
有种电影制作后期着色的感觉。
“在春寒料峭的夜晚，中国最早的铁
路工人和李大钊先生心中都怀揣一
股暖流，共同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理想的未来抱有热情的期
望———而这一切正是我所要表现
的。”李前说。

李前对于此幅作品能受到众多专
家同行的肯定深表感谢，并表示在艺
术研究的道路上，还有很多要解决的
问题。未来他要认真听从来自各方的
意见，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提高自己
的水平，以奉献社会、服务人民。

诗
词
亦
如
桂
花
香

今年超长的酷夏，几乎
看不到任何过渡，就断崖式
地来到了深秋。桂花猝不及
防，来不及酝酿，于是申城
的中秋完美地错过了满城桂
花香。但是只有人负花，没
有花负人。大半个月后，在
些许期待、些许担心中，桂
香终于弥漫了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不大而美，只小而香，
低调、含蓄、利他，桂花最
契合中国人的价值观。于是
诞生了许多的桂花诗词，于
是桂花的香成了中式的香。

先看形状。“叶密千层
绿，花开万点黄”，出自南宋
的朱熹。孔孟之后，朱熹是
影响现实世界最深的一位哲
学家。但他也是一位文学家，
短短十个字把桂花的形态白描到了极致，简直就是诗歌里面的超
写实主义，那深厚的文字功力透过纸背。
再听神话。在中国，有“花仙子”之说，许多花都被神化

了，桂花是最被神化的一种花。中国人都相信，那一轮圆月上的
影子，就是桂花。唐代《酉阳杂俎》 记载了吴刚伐桂的故事。中
唐白居易说“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南宋杨万里说“广寒
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广寒宫是嫦娥的住处，嫦娥奔月和吴
刚伐桂是两个本不相干的事情。他们都在月亮上，一个住在宫
里，一个在外“劳动”———无效的伐桂，任凭怎么砍，创口立即
长好。对了，他们各有一个跟班，嫦娥的跟班是玉兔，吴刚的跟
班是蟾蜍。
关键是意境。中唐诗人王建 《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

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前
三句大家都懂，第四句，古今人都说好，都说不同的好。我只觉
得深情、情深、有一唱三叹之味。同样的桂花，有人深情咏叹，
就有人不动声色，比如盛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那份最幽深的禅意，不愧是出自“诗佛”之手。南宋有两位女词
人，最著名的当数李清照，“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把婉约词写成了豪放词。真正把桂花写到婉约深处的是另一位女词
人朱淑真，同样出自仕宦之家，更加婚姻不好，郁郁早终，父母将其作品
付之一炬。“一支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美人采得一枝桂花，
放在书窗之下，是人香，是书香，还是花香？恐怕都是。一个温顺雅致的
读书女孩跃然纸上。朱淑真更为著名的一首诗，写的是菊花：“宁可抱香
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透着不屈和抗争，也是她悲剧人生的象征。
赏桂胜地首推杭州。唐代诗人、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宋之问，在灵隐寺

写了一首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前两句大气磅礴，后两句空灵缥缈。这么无缝衔接，只有大诗人才能如此
驾驭。白居易北归之后，写了三首 《忆江南》，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首，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第二首写杭州：“江南忆，最忆
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灵隐寺的
桂、钱塘江的潮，成为千百万杭州景致的代表。写到这里，我要亮出我最
喜欢的桂花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作者是北宋大词人柳永，题目
叫 《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大开大合，波澜起伏，铺陈罗列，写尽
了杭州的富庶和繁华，是我和女儿共同最喜欢的一首词。“三秋桂子”几
乎成了桂花的通用语。遗憾的是，据说金主完颜亮，也是一位风流倜傥、
志大才高的诗人，读到这首词，动了投鞭南下之志，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南宋诗人谢驿作诗说：“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
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渊作者系民盟浦东区委员会委员冤

荫费元洪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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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

海上评谈

▲叶工人是野天冶曳 渊油画冤 李前 180x230cm

上海文艺戏剧“74级”现象中的民盟“声”“影”


